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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郭沫若《女神》的艺术特征

【摘要】《女神》又称为“女神三部曲” 是郭沫若的系列诗作，《女神》的艺术风格是多样化的统一，柔情似水，激情澎湃。

笔者认为它的艺术风格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激情激昂的诗风；二、浪漫主义精神；三、中西文化观的融通；四、独特的“泛神论”哲学观点；五、出奇创新型的比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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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收集了郭沫若1919年到1921年间的主要诗作，连同序诗在内共计五十七首，基本上是作者留学日本时所作。笔者选取其中包含对祖国无限热爱的诗作。《女神》的艺术风格是多样化的统一。柔情如清风明月，涓涓流泉；激情如闪电惊雷，火山喷发。

一、激情激昂的诗风：

　　　郭沫若在《女神》中《浴海》里有这样的诗句：“无限的太平洋鼓揍着男性的单调！”“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诗句中夹杂着无以复加的狂暴，在读者的心灵深处呼啸而过，产生持久而巨大的感染力。又如郭沫若在宣泄内心激荡涌动的情感时写下了这段威武猛烈的诗句：“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呦！”“打着在，吹着在，叫着在……”，这些激荡在文字中的波浪打碎了几千年来传统诗歌形式的局限性，为这个崭新的时代奏起了惊心动魄的赞歌。
　　又如在《女神之再生》中郭沫若写道：“敌人底呼声如像海里的怒涛，只不过逼着这破了的难船早倒！党徒们呀，快把你们的头颅借给我来！快把这北方的天柱碰坏！碰坏！群以头颅碰山麓岩壁，雷鸣电火四起。少时发一大雷电，山体破裂，天盖倾倒，黑烟一样的物质四处喷涌，共工之徒倒死于山麓……雷霆住了声了！电火已经消灭了！光明同黑暗底战争已经罢了！倦了的太阳呢？被胁迫到天外去了！天体终竟破了吗？那被驱逐在天外的黑暗不是都已逃回了吗？破了的天体怎么处置呀？再去炼些五色彩石来补好他罢？那样五色的东西此后莫中用了！”这些高亢的词语够成了动人心魄的情感，诗中蕴含的汹涌的情感让人感受到作者对旧社会的痛恨，咬牙切齿的恨和排斥。

　　无论如何这些奇幻的比喻和对自然雄浑壮丽的刻画无疑掀起了读者们内心的波澜。同时，这些涌动着激情的文字照亮了通往中国现代诗歌的路途，给正在深度探寻的中国新诗带来崭新的风格、强大的气质，突显着一种强烈的、凌驾传统旧体式的美。

二、浪漫主义精神：

郭沫若在《女神》中表现出的独特的浪漫主义有以下特征。

1．表现自我。《凤凰涅磐》中的“凤歌”“凰歌”实际上都是诗人自己在歌唱。《我是一个偶像崇拜者》，我崇拜一切，而我又“崇拜我”“我又是偶像破坏者”，歌颂了对旧社会，旧传统的破坏和革新、创造精神。特别是在《天狗》中，诗人把自己比作“天狗”，他把日、月、星球、全宇宙都吞了，“我”便成了“月底光”“日底光”“一切星球底光”“全宇宙Energy的总量”！这个“自我”，就是宇宙的化身了。“自我表现”，不仅是郭沫若对诗的基本观点，也是他“五四”时期文艺思想的核心。《女神》是郭沫若“自我表现”这一文艺思想的体现。《天狗》、《日出》、《晨安》、《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太阳礼赞》等，都是张扬自我，讴歌自然，并把自然界和本体相结合的典范之作。与同一时期的诗人们相比较，就张扬个性、表现自我这一点来说，无论是谁都不能与郭沫若相匹敌的。

2．歌颂自然。诗人把整个大自然都作为自己的抒写对象，宇宙地球，日月星辰，山岳海洋，风云雷雨，草木飞禽，大自然被充分人化，地球成了母体。在《地球，我的母亲》中，他把地球说成是自己的母亲，表达了对地球无限的敬爱，并且他还说“我羡慕你的孝子，田地里的农人！他们是全人类的保姆，你是时常地爱抚他们”“我羡慕你的宠子，炭坑里的工人！他们是全人类的普罗美修士，你是时常地怀抱着他们”。多么淳朴的对地球之爱、对劳动人民之爱啊！《晨安》向地球上的一切，山河、海洋和人类文明建设，一口气问了28个“晨安”，表达了诗人热爱自然，热爱地球，热爱世界的丰富情感，显示了其无比伟大的气概。

3．形式自由。这是一方面的观点，笔者认为郭诗的形式倡导绝对自由。诗篇长短不一。如《蝉鸣》只有三行，而《凤凰涅磐》则有三百八十五行。句法十分多样，节奏鲜明，在白话文中夹杂不少外语。这些都表明诗人在形式上不受任何束缚，只要求最大限度抒发自己的激情。另一方面的观点是，每首诗的节数，诗节的行数，每一诗行的字数都不固定，压韵没有统一的规律，但在每一首诗中，却要求格律的某种统一。诗的形式确实做到了极端的自由，但是诗中多次出现的排比与复沓，以及每节不规则压韵，又形成了相对的和谐。

在《女神》里，郭沫若就是以这样高昂的火焰般的激情，将“五四精神”作了最好最充分的诠释，同时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诗人自身的艺术个性。

三、中西文化观的融通：

郭沫若《女神》中充分体现了主体“自我”追求自由的自发性冲动和极端性的高峰体验。茅盾说，郭沫若是“五四”诗坛的“霹雳手”。在那个大“灾变”年代，郭沫若迅速发出自己激越的呼喊，以雄浑、豪放、宏朗的调子掀起了紧张、激动、奋发的情感风暴，猛烈地冲决封建主义思想，以“药石的猛和鞭策的力”，冲破东方古典文学温软、忧郁的“中和”美，也冲破了西方世纪末文学感伤、颓废的情绪，表现出喷薄而出自己所特有的乐观情调和破旧立新的革命精神。

四、独特的“泛神论”哲学观点：

　　泛神论来自于西方十六、十七世纪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神学所提出的一种学说。其本质就是无神论。也就是说“这个神，不在自然之外，而是和自然融合为一体，即：本体即神，神即自然。它超于时空，时间不能限制它，空间不能范围它，万物随天理之流行是逐渐在向着完成的路上进化。”这就是说，在天理自然运行的过程中，万物不断更新。郭沫若在阐述歌德的思想时曾指出：“他认为自然是唯一神之表现。自然便是神体之庄严像，所以自然为朋友，以自然为爱人，以自然为师傅。如能达到体相如一，物我一体的境界，那就体之周遭，随处都是乐园，永恒之乐，溢满灵台。”郭沫若的泛神论是将古今中外众多文学家和哲学家的理论思想融合一体，并形成了他自己的泛神论思想，即：1、泛神便是无神，本体既是神；2、自然是神的表现，自我也是神的表现，我既是神；3、万汇是道的表现，我也是道的表现，我与道体非二，因此体相如一。

　　在《女神》中，他浓墨重彩的用大篇幅来描绘自然的美好和壮观。在他看来，繁杂的世界上到处都是无限的大自然，“到处都是涌动着生命的光波，到处都是新鲜的情调，到处都是诗，到处都是笑。”（《光海》）诗人将人间之事寄托于自然法则，由自然之中吸取无尽的力量，将自我与自然的融合贯穿思想之中。在《凤凰涅槃》中他写道：“一切的一，和谐，一的一切，和谐，和谐便是你，和谐便是我”，“火便是你，火便是我，火便是他，火便是火。”上述两端诗句充分说明“体相如一”、“物我如一”的境界，用你、我、他和火来诠释“一切的一和一的一切”，这正是郭沫若所向往的美，与自然相交和谐的美。

　　此外，郭沫若认为：“一切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是神的表现。我既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同时他肯定了歌德“把自身的小己推广成人类的大我”，“把一己的全我发展出去”的精神，因此在《女神》中作者强调自我的价值，强调作为社会组成的个体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力量。例如在《天狗》中，他写道：“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吞了，我把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这之中的“我”明显具有了可以与宇宙力量抗衡的能力，个人的能量得到最大程度的扩张。然而，扩张之后作者又对自己进行的否定，他写道：“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嚼我的血，我噬我的心肝”.也许自我扩充和自我否定是某种程度上是矛盾的，但在这里这是一种毁灭旧我，创造新我的过程，它完全建立在泛神论的思想体系中。又如他在《浴海》中写道：“趁着我们的血浪还在潮，趁着我们的心还在烧，快把那陈腐了的旧皮囊，全盘洗掉！新社会的改造全赖吾曹。”诗中不仅包含着改造社会的理想，同时也包含着自我改造的理想。

　　郭沫若在《女神》的一些篇章中赞美大自然，崇尚返归自然的时候还热情歌颂本体的创造精神。如在《地球，我的母亲》一诗中，把地球当作“宇宙中的一切”的化身，雷霆是它的“呼吸的声威”，雨雪是它“血液的飞腾”，天球是它“化妆的明镜”，太阳是明镜中的虚影。在诗人的想象中，把地球扩大为宇宙的本体了，但是诗人并没有停留在抽象地对本体进行歌颂上，而是赋予了革命的社会内容。他把地球当作“母亲”，因为衣食住行，声音言笑，浮游生动，芬芳色彩都是地球化育的，地球成了劳动者的化身，田里的农人是全人类的褓母，炭坑里的工人是全人类的普罗米修士。诗人赞颂地球这一本体就是赞颂劳动人民，又如在《梅花树下的醉歌》中，诗人在赞美梅花是“宇宙的精髓”，是“生命的泉水”，是宇宙的本体的自我表现的同时，却把你、我、古人、异帮各所都当成偶像一起否定了，注入了诗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观点。从另一个角度上说，郭沫若这一泛神论的思想以及他对于自身价值的扩充，有力的抨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体制，具有独特的艺术审美特色。在《地球，我的母亲》一文中，作者把地球当作一切生命的载体，当作“宇宙中的一切”的化身，震耳的雷鸣是它的“呼吸的声威”，雨雪是它“血液的飞腾”，天球是它“化妆的明镜”，太阳是明镜中的虚影。《女神》中，诗人将地球的意向夸大为宇宙的本体，但又没有仅仅停留在这一夸大的体位上进行无休止的讴歌，他反而将这一夸大的意识中融入了社会革命的旋律。例如在地球母亲这一形象中，容阔了衣食住行、音容笑貌、芬芳色彩等等均是地球母亲化育的，但同时她又是劳动者的化身，好像“田里的农人”化作“全人类的保姆”，“碳坑里的工人”喻为“全人类的普罗米修斯”，这一赞颂表面看是对地球母亲的赞颂，实则是对劳动人民的讴歌。在《梅花树下的醉歌》中，诗人赞美梅花是“生命的泉水”，是“宇宙的精髓”。如：“梅花！梅花！我赞美你！我赞美你！你从你自我当中，吐露出清单的天香，开放出窈窕的好花。花啊！花啊！宇宙的精髓呀！生命的泉水呀！假使春天没有花，人生没有爱，到底成了个什么世界？”作者在表现宇宙本体的同时，将“你、我、古人、异邦各所”等等都否定了。神化的世间万物为《女神》注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观点，同时也仅影响了他诗歌的整体题材。

　　综上所述，正如郭沫若所说：“一切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是神的表现。我既是神，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在泛神论的思想统领下，《女神》以奔放雄健，充满生命力的艺术特征著称于世。那翻江倒海、直上云霄的艺术气魄给人带来无限的希望和憧憬，同时作品中坚韧的自我肯定又为个体发展提供了强健的精神动力。

五、出奇创新型的比喻应用：

　《女神》这一诗集中渗透着无数出奇的想象，各种事物在郭沫若的笔下变得生动活泼，富于情感。似乎宇宙中一切浩大宏伟之物都可以出现在他的笔下，构成一副别拘一格的景象。

　　“五四”运动后，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的传入让郭沫若感受到了光明，看到了通往未来的民族复兴之路道路。因此，《女神》中很多诗句正是描绘作者此时激动万分心情的写照。其中这一思想表达最为突出的就是《凤凰涅槃》，作为一首严肃的时代之声，诗人将苦难中的祖国比喻成将要涅槃的凤凰。他写道：“生在这个阴秽的世界当中，便是把金钢石的宝刀也会生锈!宇宙啊，宇宙，我要努力地把你诅咒：你脓血污秽着的屠场呀!你悲哀充塞着的囚牢呀!你群鬼叫号着的坟墓呀!你群魔跳梁着的地狱呀!”这些排比的奇幻比喻，“阴晦、脓血污秽、囚牢、坟墓、群魔”等等词语将当时社会现状以及作者对这一现状的痛恨，凸显的淋漓尽致。接着他又写道：“火光熊熊了。香气蓬蓬了。时期已到了。死期已到了。身外的一切!身内的一切!”通过革命的洗礼，旧时代的一切腐朽已经逐渐被击破打碎，作者在熊熊的大火中痛快的欢呼，感受着旧时代的灭亡，也欢欣着新时代的到来。“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我便是你，你便是我，火便是凤凰，凤凰便是火。”“火便是你，火便是我，活便是他，火便是火。”在整首诗中凤凰浴火，象征着对古老中国旧制度、旧思想的否定；凤凰火中重生，则象征着中国在历经劫难后必将重新腾飞。诗中关于凤、凰、你、我、他的比喻让人无法将其与自然界的火分开出来，也无法将一切的自然与人同全宇宙分开出来。这些奇特的比喻，带给人无限激情和对新生活的向往。

　　诗人在《女神》中以快乐的笔调重墨渲染着重生后的中国，充满晴朗的阳光，洋溢和谐的芬芳，那是一个理想和谐并且干净完美的全新世界。可见，此时诗人的心中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期待和憧憬。在《晨安》中，诗人站在日本海岸西望祖国，一口气喊出了二十多个“晨安”，并写道：“晨安！我浩荡荡的南方的扬子江呀！晨安！我冻结着的北方的黄河呀！黄河呀！我望你胸中的冰块早早融化呀！”这蕴含在诗中奇幻的比喻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意向含蓄的表达出来，体现出作者美好的心情和激动乐观的心态，并充分展现了诗人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对祖国未来的无限祝福。
　　又如《女神》中对太阳的比喻和描写，则更是洒脱并成功地掀起读者情感的波澜。诚然“五四”运动带给中国以光明，当时的中国社会依然掩埋在汹涌黑暗的形势之下，但暂时的黑暗无法遮挡住璀璨的前程，更无法阻碍人们对新社会、新生活的热切期盼和勇敢追求。诗人说：“待我们新造的太阳出来，要照彻天外的世界！”诗人把新社会比喻成强大光明的太阳，期待这无限强大的太阳光击碎腐朽的世界，带来新生的朝霞。这一有力的呼喊声中有着无以伦比的爱国主义热忱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显示着无比巨大的力量。

六、结论：

综上所述，《女神》不追求任何一种固定的现有的格式，任凭感情驰骋，自然流露，依据内在的感情节奏，自然地形成诗的韵律。是一部充满丰富的想象、神奇的夸张和雄浑奋进等多种情感的诗集。它为我们带来一个崭新的诗歌世界。他把中国诗歌推向了一个新的天地。”

【参考文献】

[1] 《中国现代文坛的双子星座--鲁迅、郭沫若与新文学潮》，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2]《郭沫若代表作》，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3]《郭沫若全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
本文版权归原作者，内容仅供参考，如需原创论文和发表职称论文请联系QQ17304545 微信：17304545  微信：LUNWEN668

